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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軍的戰績
李恩涵
近代學者論湘、准軍勘定太平天國諸戰役，大都推重曾國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等統率之劫，而於湘軍(勇)初露頭
角早期之健者扣江忠輯、羅澤南、王鑫與其他湘軍各恆系的淵頓與貢獻，亦均各有定論(詮一);不過，在討論湘軍各派系對敲 定太平軍的戰績方面，論者大都著重於強調會國藩之率軍遠出湘省，東征壩、韻，奠定勝利的初基'和胡林翼於威豐五年(一八 五五)三月獲任湖北巡撫後，調協諸將，力保湖北上游之地，大力支援苦戰於輯、院境內的會軍，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而忽略了 自成聾二年湘軍初起以造成豐九年底(一八五二
l
一八六
0)
會、胡苦戰於郁、院、轎三省邊區時，左宗棠坐鎮湖南，表面上雖
然只是擔任前後任湘撫張亮基、駱棄章的佐幕，實際則最受信任，大權描撞，對內保境安民，“書募大量齣需和補充的人力'，聽聽 接濟客軍諷寄缺乏種崗齣頓的會軍(當時曾國藩無任何地方官職，只是以待郎督辦軍麗);對外則進軍鄰近湖南的貴州、廣西、 廣東各省邊區，以強化湖南作為大後方的穩固局面。尤其在戚豐九年(一八五九)太平軍石達聞部自江西進入湘南蛙腸、彬州、 實麗-帶，大局堪虞'左宗棠則指揮湘勇蕭啟江、劉專估等部分路防攻，數月之內，石達聞在強大的軍事壓力下，被迫西竄，使 湖南保持住安寧，繼續發揮作為大後方支援多方面人力、財力、物力的作用。所以，太常寺少卿潘祖盔、翰林院編修郭嵩黨等譽 謂「天下不可無湖南，湖南不可無左宗棠」?都可說是時人對於其時尚無任何官職只具湘撫幕府地位的左宗棠在此整個局面中重 要性的體認。本文撰寫的目的主要即在研究左氏於成聾九年十二月因被人纏訟，辭去湖南巡撫駱秉章幕職前在湖南的各項軍事措 置與戰績，前後為期約略几年(一八五二
l
一八六
0)
之久。
h 雀
Tm 棠(一九一一一
lt
一八八五)作為一位政治家與軍事竅，雖然也有缺點(天下無無缺點之人，要在此人之才力係在何處發
揮)，但毫無疑問的，他是一個胸懷大志，留心世簣，敢作敢為，有為有守的謀略家與行動家，正是在擾攘亂世中可以發揮其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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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其晶格、一學識和意志力叉足夠作為時代的中流磁性，因此成站立業的一類人物。所以，還在道光十年(一八三七)，即為 當時兩江總督湘人胸遍附賞識，稱之為「奇才」定為忘年之交;(註二)道光廿九年(一八四九)，龔貴總督林則徐也許之為「 絕世奇才」'於途次長沙舟中，兩人暢談竟夜，至日曙而別。(註三)左宗棠吃虧的地方是只考中了鄉試的學人，其後則連次在 會試中失敗，因此在初入宜、途時，不能像曾國藩、胡林翼、李鴻章等一樣，於科揚三榜及第後，即經歷翰林院廳吉士的一股清途 ，很快地通過中央或地方官的升遷，脫穎而出擔任地方重任，左氏則只能長期在家鄉蟄居，作耕讀潛龍在田之計，(設四)一直
4
到天下開始大亂，太平軍於成豐二年(一八五二)四月進入湖南，連下道州、彬州等要地，於是年七月進閻長沙之後，他才在逼 人的形勢下，出山協助擔負對付太平軍的軍政責任，但在此後幾乎整整七年的長期任職期間，左宗棠在名義上不過只是湖南巡撫 讀湖廣總督的幕客，只有官銜而無任何官職，雖然實際土他居有運籌椎握和幕後一一發號施令的雙重角色，可謂一手包辦。所以，實 墜血宗棠出而擔任故剿湖南境內太平軍的工作，尚在威聾二年十二月曾國藩以在籍侍郎幫辦地方團練之前;所有曹氏最初募練團一 線的各項計劃輿初步的執行，他均參預其事(註五)。'.口
左宗棠之初任湘撫張亮基的幕府，是出自貴東道胡林翼的推荐，因張、胡二人同官雲貴，同受知於前雲貴總督林則徐;而胡→
、左為兩代世交，
ET
於道光十三年即互相認識，同寫於前御史賀照齡之門，交誼和拾，相知最課，所以，胡推荐左「才晶超冠高
綸」'「廉介剛方，秉性良簣，忠肝義肥，其胸羅地圖兵法，本朝憲章，切實講求，精通時窮。」(註六)張氏於威學二年八月 甘四日馳抵長沙，時長沙正為太平軍所圍攻，乃鰱蛻進入長沙接事，另滋專人前往左宗棠隱居之地相邁，左氏之女人江忠頸、郭 嵩黨、郭崑黨及其兄左宗植也極力勸說左出山任事，左氏才答兌往瞎張氏，兩人一見即極投契，張民對左之建議，言聽計從，左 氏亦殭精揭智，畢力以赴，奠定此後彼此密切合作的基礎(註七)。
左宗棠在長沙凰誠期間的首一表現，是協助張亮基加強該誠的防衛。當時太平軍猛攻南城，轟場城牆三次，缺口達八丈餘
;左民則親登城樓，督兵勇搶堵，屢次均轉危為安(註八)。為瓦解太平軍所裹脅奮戰的一些農民的士氣，長沙城頭、遍樹「投誠 噱頭兔死緝籍」的大戲，以實行放心戰術。(註九)另一圍城期間的重負措施，則為加強團練口事實上，在曾國藩奉旨幫辦團練 之前，長沙誠內所辦團練，除江忠諒的「楚勇」外，張、左已經撤調湘鄉人羅澤南、王奎、羅信南等所辦「練勇」千人至長沙，協助守城(註
-0)
。此後曾國藩軍早期第一聽將後於威學五年病死之塔齊布，當時原為一偎補都司，即首為左宗棠所識拔，荐
之於張亮基、曾國藩，不到兩年，即以戰功，昇至湖南提督。(註二)左、張並委波曾在甘肅監矗砲械的在籍紳士黃冕監造「 熟鐵砲位」，以為守城之用。(註二一)在這樣強化的防守力量下，太平軍雖然猛攻長沙八十一晝夜，死傷數千人，西王蕭朝貴 亦在城前戰死，但均不能達到占領的目的，最後只好在成豐二年十月十九日撤圍而去，西趨常德，並進陷武漢三鎮，聲勢更大。
'賣國審遲至太平軍撤圈兩個多月之後，才自其原籍湘郵抵達長沙;(註三-一)在宗棠原繭的團練羅禪南與王鑫兩部，即構成其最
早「湘勇」的基本部隊。
此外，左宗棠也協助張亮基剿辦湘省鐘內的會匪，首先遣派江忠頓的「湘勇」討伐瀏陽忠(徽〉義堂會首周關處，斬其領袖
十餘人，解散其黨眾數千人;又消除溫州的土匪。(註一四)所以，張氏擔任湖南巡撫，為期雖然很鈕，只有四個多月，但各方 !面的故韻，均頗可觀，吏治也頗整筋，即為張、左兩人密切合作的教果。實際上，所有強民對內之批答公臆與對外的奏摺咨稿， 均為左民一手所包辦。(註一五)所以，當張亮基於一威聾三年正月奉旨調往湖廣總督前往湖北後，他也堅邀左宗
J棠向往，根補道
江忠源(後升任湖北按察使及安徽巡撫)也率部隨問自湖入智，在通鐵、崇陽一帶與太平軍作戰
i
還是第一批出省作戰的湘軍。
(註一六)
在湖北期間，左宗棠協助張亮基處理的主要工作，仍然主要是軍事方面，一切軍事決策，仍然像在湖南時一樣，雙方合作極
佳，實際仍係左宗棠一乎所包辦。(註一七)首辦工作，自然是在太平軍東撤東向下游的南京後，重建都省揖內的武力的問題。 他主張要全面消誠太平軍，清廷應重整軍風紀，斷然下令將畏亂失土的三個提督大員，如棄守湖南道州的余長樁，畏亂不敢在要 道結營的一幅輿及失守岳州的湖北提督搏勒恭武等在軍前正法，「以作士氣而振軍威」;(註一八)這點當然在張亮基的權力範圍 之外，只能建議請廷辦理，但未能辦到;此外，左氏即主張集中軍力，以給于
γ 太平軍一次痛擊，以打擊其銳氣和瓦解其士氣。他
認為「現在諸娥飽掠思歸，即老賊亦步擴異志，
••••••
若官軍能得一大掛仗，出示招降，母論長接鐘聲，投誠概予免殺，示以大信
，事猶可為。賊志在子女玉吊，不過資賊之雄，楊秀清之所以能用無者，只在一嚴字」。(註-九)所以，在軍事稍稍說緒之後 ，張亮基、左祟祟國集中兵力於廣濟之田家鎮，一面調派各軍，支援屢戰中的安徽與江西兩省，嚴防太平軍再沿江岡竄湖北省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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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後，在那東的圈風鎮一役，張、左集中軍力截擊自訶甫岡竄的太平軍，當時軍情緊急，省說武昌的守軍被徵調參
戰，所剩守軍不及千人，因此獲一中度規模的勝仗，斃勸阻「近千人，敵人溺死者數百，此皆為左宗棠昕一手調度者。(註二一)
其次，左宗棠也積極著手建立一支湖北水師，並督促湖南也仿照辦理，，合成兩湖水師。共入手的計劃是先自改造四隻購買的
江船聞始，初步計觀是湖北購建大江船五
-T
艘，每大船一隻和小船二隻'合為一隊。大船長八丈或七丈，寬一丈餘，有甘四個槳
，裝備有五百斤大砲二門、于母砲二門、抬砲四門;中號船長三丈，寬九尺，有十二個槳，裝備有二百斤抱一門、于母砲一門、 抬砲二門及鳥槍四秤;小攝砲長一丈一了寬五尺，有四個擾，只裝備鳥槍囚杆;合計都、湘二省共有大揖船一百艘，中號船一百 艘典小號船二百艘，共應有水手兵勇九千人左右。(註一一二)此計劃較之風塵三年八月江忠源向清廷興奮國藩提出建立水師的建 議，尚早半年多。(註二三)但此計劃並未實行，因左宗棠在武昌湖廣總督署佐幕的時間很鈕，只有七個多月，威豐三年八月， 張亮基已奉旨調任山東在巡撫，在宗棠不顧隨往，九月初四日，即辭離武昌，返岡湖南。當時他的官銜只是知縣兼向知銜。(註 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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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岡湖南後，左宗棠仍在湘陰東鄉柳莊隱居。戚豐四年(一八五四)一一一月，曾國藩所督線的湘勇已經訓練完成，自率水陸萬
人自衡陽北上放剿太平軍，曾致函左氏，約左出而任事，左未答兌。(註三五)數日後，復任湖南巡撫的駱秉章也逼人再度講其 出山;當時太平軍早已建都南京，其北伐軍亦旦進入山東、直韓;另支則大學溯江而攻，先攻克安徽廬州，湘軍先進饒撫江忠源 戰死;太平軍、近一步更再西進第三度占領漢口、漢陽，圍攻武昌;其一部更自湖北向南進入湖南揖內，岳州淪陷。由於當時軍情 +分危急，曾國藩已經在湘北與太平軍按職，左宗棠乃答廳入駱秉章的幕府辦事。(註三六〉稍後之四月初二日(西屬一九五四 、四、廿八)，曹氏自率四十艘戰船及陸勇八百人與太平軍激戰於長沙以北的靖港，大敗，水勇潰散，戰船損失了三分之一;但 會部另支陸水師在副將塔齊布等的統率指揮下，姐在湘潭大捷，為會軍出師第一次大勝仗。左宗棠為在精神上給予支持，雷艇出 長沙城訪曾國藩於揹港舟中。(註二七)左民再度出山擔任湘撫幕賓之職，其包攬專斷勇於任事的作風，仍如過去;在任職之初，駱棄章尚不能完全信任，一年後則
推心置腹，完全放心，但主畫押文書，不復驗校。(註二八)駱秉章渾厚廉明，推誠以待賢俊，能辦大事而探知「無為」之精囂 ，左宗棠即為他所信任軍戚、民政一把抓像諸葛亮一樣實朦指揮的參謀長，雙方相處之佳，水乳交融;所以，左宗棠自稱其入駱 秉章幕府後，駱民即將「軍事一切，專以相付」;又稱其與駱氏的關係'「形影相隨，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註二九)左 宗棠所最著重致力的，尤在軍事﹒方面，因對曾國藩軍的戰止機宜，羅冒出謀劃策，但他對曹氏的才能，評價不高，當稱其「性剛 才鎧」'「磨下叉無敵懇，有條理之人」。(註三
0)
但左對未來的戰局十分樂觀，認為太平軍雖猖獄一時，但終將敗亡，絕無成
功的可能。他分析說:
「賊鵲起蠻方，狼齊下國，雖據沿江數誠，曾無根本之固，所恃者劫掠供食耳。水師能制之江中，則娥無所能食，東西馳突 ，均所不能，為蟹斷足，有死而已。吾向謂此賊乃必誠之賊，特無為誠賊之人，故令鼠于得氣，(曾軍)湘潭岳州之捷，再 有二三處似此者，即江南勾當可了矣。」(註三一)
當時左宗棠所採戰略為「內情四績，外援五省」
••
首先集中兵力一萬數千人，分東、中、西三路防衛湖北，再加以長沙守軍及曾
國帶軍水陸兵勇約一萬人，作主動性的進攻。所以，湘揖太平軍很快即被廓清;湘勇進一步削北進攻入湖北，於成豈四年八月廿 一 -E(
西磨一八五四、十、十四)一聞單而克復武昌。一個月後的那東田家鎮之役，曾草水陸文獲大勝，燒敏太平軍戰船四千多艘
;並乘勝攻入江西省埠，占領九江，造援南昌。(註三一一了一、三個月後太平軍雖然叉重整揖鼓，再度西征占領武昌，與脫穎而 出新任湖北巡撫的另一湘軍中心領袖胡林黛屢戰於漠腸、金扎一線與智、湘之間，但在左宗棠的指揮下，原駐江西的羅澤南部(初 隸賣國藩，後歸湘撫直轄，亦即由左宗棠指揮)迅速西援湖北，所以，在成豐五年年底之前，湖北方面的戰局已逐漸作穩定性的 有刺發展，胡軍正開始再放武昌。此後羅部李讀賓、劉馨、蔣磊、溫(後離輛自樹一幟)、唐訓事，害加水師都司飽超前統寧的「 霆軍」即成為扼守湖北上游的主力部隊。(註三
5)
周時期內，由於粵、挂兩省會黨猖擻，侵入湖南境內，左宗棠也調滋湘勇一千人增援廣東;遣派另支湘勇朧將王合起(即選道
)劉長佑(補用道)等進入廣西。由於貴州苗亂蔓延擴大，左民也遺派湘西鎮草鎮總兵文宏、展前永蜻道翟站等進入貴州鋪仁府
在宗棠早期剿攻太平軍的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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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桃廳進剿(註三四)。此外，左宗棠也擔心進入輯北地區作戰的曾國藩軍，實際兵力分調的結果，只剩約七千人，而承受太 平軍石遍關部二萬多人的重壓，一面為其籲請閩、斬、專各簡銳卒廳援，一面則自湘控邊揖撤出劉長佑部五千人進入輛西萍那地區 增接(註三五);其後劉軍兵力並增至八千人，分南北兩路直攻喝州，配
AB
刀支湖北援軍，以夾擊占讓其州的太平軍，造興奮軍
聲接(註三六)。當時湖南在左宗棠的實際主持下，「以一省兼支五省(湖北、江西、廣西‘貴州、廣東〉之寇」，除曾國藩軍 因曹氏官秩較祟，只接受湘款接濟已在左之指揮範圈圈外，其他湘軍另外三民大將，羅澤南(初隸曾國藩，此時在湖北韓胡林翼 ，已獨樹一幟)、王金垃(原隸羅澤南與曾國藩，旋亦獨立成軍)、劉長佑(原藤正盡了此後亦自成一軍)，均為左民直接成間接 所節制(註三七)。至戚聾六年(一八五六)時止，除湖北方面的戰事，幾乎絕大部份靠湘軍之力進行外，湖南接讀軍隊連一萬 六千人，援粵軍達四千人，接黯軍亦達四千人。(註三八〉其間曾一援廣東韶州，三次進軍粵之連州，一次進入學之仁化;另 並會攻克貴州之松鶴廳與銅仁府，並代為防守十個月之久(註三九)。在協濟各省的軍費方面，除支助在湖北、江西作戰湘軍的 一部份款項外，並撥款支助江南與安徽，出人、出力、出物資，每月支項常達十餘萬闕，有時連至甘萬聞。(註四
0)
此時左宗
棠在湖南並設局製造船砲，以為支援湘軍水師之需。(註囚一)
為廳付這樣大規模的軍事開銷，駱秉章、左宗棠在湖南乃極注意整頓各項說收，以增入款，其中尤以墟稅、麗金、清折、捐
輸等為大宗一。為自成豐三年起，即奏准官民均可飯運川、專之墟，而抽稅十取一一了規定於正稅之外，應再納課外座金，粵墟每 包抽七百文，官墟則每六引抽稅一引免稅;此項墟稅、墟廬的收入，相當不少。(註四一一)盧金的收項，也增加甚遠，至成聾六 、七年之後，只安鄉、安州二盧卡，每月入款即達二、三萬賞，其中尤以撞撞為大宗。(註四三)成盟七年(一八五七)，湖廣 總督官文為控制湘西官墟的稅直收入，擬以其名義設委員駐紮常德，為左宗棠所極力反對，雙方闊的極不愉快。(註四四)此外 ，對於完納錢糧的數額，則接受湘潭學人周換南的建議，明定章程，情藤值規，每石除照部軍納銀三錢之外，再加納一倍，克為軍 需;另再每石加納銀四錢，作為縣用，較之過去丁槽實征的數目，地丁一兩人民需納數繭，請糧一石而人民需納數石的負擔，對 紳民而言，仍是有誠無增，而故府的放入額則有顯著的增加。(註四五)所以，湘省軍費的支出，自成豐五年正月起，至成豐六 年八月止，雖達一百九十餘萬兩與錢九十七萬一于餘串，但收入的款項尚足應付(註四六)。
-216-整頓說收與整勸吏治，實為一事之兩面。在宗棠對於前者，既雷厲實行，對於後者，亦甚積極從事，除嚴禁吏胥把持中飽之
外，並極力獎撤廉潔有能力的地方官吏，當時湖南知府中如寶慶之朱孫諧、衡州之陸傳廳、常德之諜芋，州縣官中如道州之馮崑 、邵陽之郁授名、湘鄉之唐逢辰、東安之賴史直等，皆為其中健者，有聲於時。(註四七)同時，左也主張加強軍紀，賞罰嚴明 ，會佐駱秉章奏劫失守鎮道以下十八人。(詮四八)
在宗棠雖然有劫，但並不接受駱秉章的保孽，以保持自己超然幕府的身份。惟京外論語對於左氏在湖南主持大局的貢獻，均
甚稱贊，成聾五年多，御史朱伯韓為欽佩其才略，贊其「景略丈饒，復見於今」;同年十二月，男一御史宗耀展學荐人才，雖曾 未面唔在氏，亦舉左之名居首，稱其「不求榮利，逃甚微而劫甚偉，若使獨當一面，必不下於胡林翼諸人」;奉旨備駱秉章「出 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註四九)。後來大約因左宗棠堅持不顧於此時出任正式官職，所以，駱封建獎競「戰員有志觀光，俟 湖南軍務告援，過會試之年，再行給咨送部引見」。(註五
0)
此外，曾國藩在戚豐六年正月也奏報左宗棠接濟軍齣之劫，奉旨
以兵部郎中用，並賞戴花翎。(註五一)同年七月，湖北巡撫胡林翼亦奏荐左宗棠為將才，稱其「才學過人，於兵學機宜，山川弘 跛耍，尤研究心」'「(而)秉性忠良，甚堪濟簣，敦尚氣節而近於矯擻，面折人過不少寬假，人多以此尤之。」入註五二)此→ 次荐舉，大約囡駱秉章的前項奏覆，成豐皇帝未再催促左民出而任事，但他此後每過湘、都來人，即當詢及左宗棠，稱其當一一- 出辦事」'「建劫立業」。(註五三)
成豐六年(一八五六)五月，從太平軍起義後即尾泊於後，於太平軍建都南京後即率軍建立江南大營闡困南京的欽差大臣督
辦江南軍藹向榮的部隊，被太平軍會合三路大軍內外夾擊而告崩潰，向榮憂價而死，其所部總兵張圍棋退往丹陽;太平軍北王韋 ，昌輝、翼玉石達聞等則分道西玫江西、湖北，大局震動
ι
但左宗棠則認為此次常敗將軍向榮之潰敗，早在其意料之中，並認為此
次之一敗潰實將為清方轉敗為勝的一大契機。他在致女人書中說:
「向捷軍(榮)聞已卒於軍，此後金陸之局，當有轉機。自江新來者，人人皆稱此公之值，老兄前者，亦當學之，不知何說 。此公自廣西盜起之時，即身與其事，前後各大帥無不倚以辦賊，自廟堂以至草野，無不同聲推服，而此賊自動簡而至江准 ，蔓延天下。此公始終兵事數年，不但融位無損，而譽墓仍復赫然，
••••••
何不察之甚也。天下之亂，先亂其是非，有時廟堂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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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謂是，而草野非之，眾人之所謂是，而君子非之，一是尚有亂而未亂也;今乃餅為一該如此。然則是非之具，終不可每而 明，而天下之亂，其未有巴也。此公之不能為將，在忌克而不愛情人才一話，弟探有以知之，故敢為此論也。」(註五四) 當時左宗棠為應付太平軍西攻的銳氣，主張湘勇各部築營如築娥，實行紮硬賽的劫夫，以在進攻中跟引敵軍決戰，而反客為
主，並免除困守堅誠，增加損失。們註五五，)左氏為支援當時江西的軍事危局，除增派援軍外，並擬自率一軍參幟，但不為駱秉 韋爾贊同，且飾項來輝也有問題，故未成為事實。(註五六)稍後局勢的發展，果為左之前料，構方所撮守的戰線很快穩定下來 ，特別在太平軍領袖南京大內証(成豐六年八月至十月)之後，湖北方面在胡林翼的主持下，於是年十一月甘二日第三度克復武 昌，稍後更肅清暫東各戰略重地，上游形勢日固，成建翎之勢。太平軍只能在那東、輯北、幌南和江南之間的空隙地帶，作游弋 性的突擊，清軍大包圍的態勢已成。
八
一一一
戚豐七年(一八五七)二月，屯兵輯北、騙南交界地區的曾國藩，因丁欠憂，不俟朝命即交卸歸壘，左宗棠數次嚴于批駁，
頗為曹氏所不喜;(註五七)加之曾國藩在奏報過去數年他客軍遠寄湖北、江西，兵馳財區呼應不靈辦事端眠的苦況時，對於左 宗棠自湖南頓頓大力接濟軍齣奮不僅乏的實惰，一言未及，左氏大為不滿;因此，雙方不過音間，關係甚撞。(註五八)同年五 月，清廷本擬任命左宗棠出任幫辦會軍軍麗之職，但左深知自己與曾國藩難以合作，「舍之兩館」'堅決拒絕，遂由駱棄章以湖 南軍事方急，左難脫身，仍奏留湘省主持幕府。(註五九)稍後，因為石達閱典洪秀全闖翻後，脫離天京，自標一幟，在輯、報 兩省號召舊部，軍勢甚盛，於戚豐八年(一八五六)春揮軍東指進攻漸江衛州，左宗棠因建議湘軍多部大學援樹，以保衛清軍糧 齣重地的江、漸富廳地區，認為「石逆困衛，志不在櫥，得杭與湖，衛將焉德，取道富春，桐廬而下，實在意中，不但杭危，蘇 亦危矣」函，一(註六 0)
因此，決定先命會軍李一兀度部自報東競道赴輛，再由曾國藩親率其原部隊及自湖南新德增援的老湘營張運
蘭(原屬王鑫)部等大學東接;軍齣則由湖南、湖北按月各接濟二萬闕，稍後，左氏並自動將湖南接濟款每月增為三萬兩。(註 '六一)左民並主張除去上讓陸軍的增韓外，另按楊載一幅(岳斌)、彭玉麟的水師一部，以為奇兵'。自長江進入常州，積渡太湖，以接杭
-'2 18 一州;湖北土游的戰事，則由胡林翼轄下的卒讀賓部對付陳玉成。(註六一一)當時，英法因與學督葉名璟談對不協，組織聯軍占領 廣州，並北上進攻天津，左宗棠主張以強力對付之，建議於英法聯軍登陸餒，在天津地區與之決戰。(註六三)
惟石達開軍的趨向農幻難測，先自斬故而趨闕，後來兵鈴一轉，又自閩、返問江西，於威聾九年(一八五九)一月，長驅進入
湖南，所部號稱二十萬，占領榔州、永州，並北向圍攻實麗。當時湖北方面適在李續賓三洞戰敗(威聾八年十月十日)之後，軍 情也十分危急，胡林翼很想邀請左宗棠正式入輛出任軍職，協助其穩定湖北的戰局;但為曾國藩所極力反對，認為湘、那因為大 局之祖本，不可偏重，而左氏為重心人物，不應輕
Ra
移動;此議乃罷。(註六四)左民本人也希墓直接帶兵作戰，「會椎喔而事
或軒」'「請以數百人營官自處，按堅執銳，以從事焉」'器為自己「隨大隊接仗，數十戰後歷線必多，部下人才優劣亦響，方 期漸﹒有把握」;但駱棄章以左右無人輔助，未兌其誦。(註六五)
當時蛻北、珊珊東方面的戰局十分吃緊，國都統多陸阿與總兵飽超正與陳玉戚、李秀成等部苦戰於太湖、潛山一帶;左宗棠乃一
請駱秉章奏請調遺曾國藩自轎北進入兢南作戰略性的重點包圍，「勝保、袁甲三過其北，曾國藩扼其南」，只留湖南援輯之蕭啟的 江部四千人在江西揮要防守，以為牆角之計。(註六六)為應付石撞開在湖南的大學進攻，駱棄章在左宗棠的策劃主持下，倉卒吋 召發壯丁三萬人，起用布政使銜補用道劉長佑、按祭使街即選道趙換聊，即選道劉坤一與即選知府江忠義等湘勇宿將攝召舊部， 迅速編成四千九百人的軍隊，法赴湘中茶慶、安仁一帶作戰;另叉將接駐江西之道真蕭啟江部四千人，援一剿貴州的總兵街副將回 典恕部調岡湖南;其長江水師楊載一幅副將王朝山部的戰船也受命飛速岡湘增艦。間時湖北胡林黨方面也跟出大批援湘軍，包括馬 酸、水師等共一萬五千人，其月齣所需之六萬闕，亦不煩湖南供給。所以，在一個月之內，左宗棠很快即能集中軍隊七萬多人 ，將石達開軍迅速肅槽，太平軍主力投迫轉向貴州、四川方面流竄，湖南大後方全省解嚴。(註六七)左氏在此役中指揮調度之 劫，建劫最偉。
四
此時左宗棠在湖南的聲望陸盛，他雖然在石達闖入湘戰役之前，即已經駱棄章秦朝，「因連年籌辦砲船，選將練勇，均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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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心謀劃」'韶賞加四晶卿街?但他實際並無正式的官職，「介於不紳不暮之間，雖跡太幻」(註六八)，加以駱茉章信任極專? 全省軍政大權，自軍隊的組織調遣以及各屬官員的升遷馳酸，無不由其一手前裁定，而處事明訣，不避嫌怨，所以，譽之者固多 ，謗左氏之不肯者亦叢起指目。過去在威學五年(一八五五)為指揮自湖南調援湖南叉由湖南支齣的王金在一軍之事，左氏巳典、嘲 廣總督官丈闖得極不愉快;此後，又為控制常德新置墟矗卡的控制權的問題，雙方堅持，嫌隙更深;(註六九)而在對官文之貪 鄙單肘，其「致以賄戚，群邪森佈」'深覺憂慮，認為官文其人「本無知人之明，亦無為賢之意，其待〔湖〕南軍之優，則實 由撞門面起見，亦無足怪」(註七
0);
又攻其為「恆相」'「多枝而滿」'「恐非兵事前宜」(註七一)。
當時左宗棠在湖南為整肅文武官紳的風紀，政令嚴明，因為發現永州鎮總兵署湖南提督獎變這例乘興和私役兵井，部請駱秉
章於戚豐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嚴于奏劫，列舉獎變由、永州北上陸見，一路棄坐肩輿，並帶去兵丁甘二名之多，其長抄寄寓肉亦有兵 丁二人伺棋;其鎮署內供差者則有數十名，所有廚役、裁縫及雜役人員均冒充額兵支食口糧，署內壺造房屋及家宴獻費等用費也 由公費支出，稱其「玩忽軍誨，希圖私利，實為軍政之蠹」;奉旨「交部嚴加議處，即行開缺」。(註七二)稍後，駱秉章並查 明獎變侵蝕營鶴，在其街署內設置材官、掰牌及雜役如廚夫、羅頭、裁縫、茶水、花匠、泥匠等竟達一百六十名，均冒充額兵支 糧;家中演戲、赴省旅費及零用，亦皆取之公費達數千兩;奉旨「即行學問」'「嚴審究辦」(註七一-一)。此案結束後，駱氏再 嚴劫官丈新委永州鎮總兵栗襄三味艾飾，毫無實際」'、「監造軍械，亦多作偽」，清廷因此駁斥此一新任命，星委他人接任 (註七四)。
獎單被革職後，即斷定此劫案為左宗棠幕後所主持，乃赴武昌在湖廣總督官丈處控告左氏，又在北京都察院畢控、永州府知府
黃文碟，稱其協間左宗棠設計陷害;案情發展後又急轉，蓋黃文課亦間平日素為左氏所抑制，竟也公開參與反左;湖南布故使文 格則以左氏之置權，亦暗中支持變變，官文則因與左宗棠數年來雛隙甚課，也想乘機報復，背後支持控案，奏召左宗棠與控方對， 縛於武昌，清廷因此旨命在湖北主持鄉試的考官錢寶背戲近查明智辦(註七五)。但在湘撫駱秉章與那撫胡林翼等迪夫奏覆說明 案情，清廷日語』解內情;加之當時入值南書眉大理寺少卿潘祖直受翰林院緝修郭攝蕪的重，專摺疏奏左宗棠數年來的劫勞， 說明「楚甫一軍立劫本省，援臨江西、廣西、貴州，所向克捷，自由駱秉章調度有劫，實由左宗棠運籌訣勝，此天下所共見」'
O
一 22。一「是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種民並批評宮文「惑於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恨之處，宗棠一在籍舉人，去 留無足輕重，而楚南寧勢關黨尤大，不能不為圈家惜此才」(註七六)。上論因此論詢曾國藩，「屆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辦圈 線，抑或調赴該侍郎軍營，俾盡其所長」;曾國藩也迅速奏覆，稱「左宗棠剛明耐苦，曉腸兵穢，當此需才之時，無論何項差使 ，椎索明降諭旨，俾待安心任事」(註七七)。胡林翼也奏荐左民「精熱方興，曉陽兵略，在湖南贊助軍事，遂以克復江西、貴 州、廣西各府縣之地，名滿天下，謗亦隨之
Oi---
請冒勸湘撫令其遠在湖南籌勇六千人，以數江西、新江、競南之疆土」(註七
八)。所以，變變誣控左宗棠之案，因為主持正義者多，不只很快使左民擺脫干係，有驚無驗，反而因禍得福，給予他一飛沖天 、建大劫立大業的良機。
左宗棠在變案發生之初，俏絕不在意，而集中精力於籌謀大局。鑒於石連開軍於脫離湖南省揖後，閩南入廣西，有迅速進向
貴州、四川的極大可能，左因竭力主張「急區保蜀」。成鹽九年六月，清廷也旨命曾國藩軍，自江西急援四川;但因石軍兵鋒自黯 轉轉而南轉廣西'，四川的局勢稍艙，而且清廷並未任命曾國藩為四川總督，曹氏仍然是有兵權無而故權、財摳，胡林翼因說服官 丈奏留會民故接安徽;左亦未堅持己見(註七九)。及獎案告一股落，他決計於是年十二月退出湘撫駱秉章的幕府，於威豐十年 正月自長沙啟程北土，計劃參加北京的會試。伺年三月，於抵達湖北襄陽時，收到湖林翼的密函，稱意圖陷害左氏者「意猶未棟 ，網羅四布舉為一寒心」'加，喜共時春靈通綿，道路難替過行，左乃決定中止北行，改道東赴都東英山訪唔胡林翼，再東行至安徽宿松，於 閏三月廿七日，暗曾國藩(註八
0)
。當時長江下遊軍情非常緊急，雙方自成豐十年間三月初即在天京附近大戰，是月十六日太
平各路大軍合力攻破圈圈天京多年的江南大瞥，情方欽差大臣督辦江南軍窮和春及著名攝將提督張國樑兵敗南擻，天京之圈宜告 解除。聞三月甘七日，太平軍在李秀成統率下，並攻占丹腸，張國樑戰死，和春旋亦傷死(』說自殺)，太平軍很快席捲了東南 半壁，占領了常州、蘇州、松州等財賦地區，逼敢上海(註八一)。因此，屯駐鏡中院南逼故安慶的曾國藩軍成了唯一可用以收 復長江下游的有力的軍事力量。所以，請延於成豐十年四月十九日只得任命曾國藩為署兩江總督。這是曾國藩自戚豐二年(一八 五二)在長抄緝練團練聞出湖南境外作戰以來第一次結束了客運遠征、糧齣兵力寄人籬下的揖地，而開始擁有了自己可以支配其 人力財力的一塊地盤。次日，清廷也任命左宗棠以四品京堂侯補襄辦曾軍軍麗(註八二);為左氏所擁有的第一項正式官職。事
左宗棠早期剿攻太平軍的戰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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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上，早在賣國藩接奉旨命之施，左於面會會民時，已華會命岡湘寡線新勇二千五百人;他開命即行，於迪、返畏沙三日後，文正 式舉到襄辦會軍軍麗的諭旨，募練新軍的工作，更加速進行，數暈也增至五千人
1
號稱「楚軍」。
左宗棠的是軍」'係以他故好友毒品「老湘營」當部四肢為骨幹，每旗三百六十人，共一千四耳人，由會第道員王開化
在左-本人之下總統其軍，訓導劉典、楊昌攜副之，而以王會芝另一弟王閱琳綜理營窈事項(註八四)。其他軍力則分為四營與四 總哨，每營五百人，以崔大光等為營官﹒毒組哨三直干人;男別還男+為八隙，每隊甘五人，是一百人為親兵;全軍總兵力共計五千 多人。各營兵勇均係自長抄、湘部、寧鄉、蛙東、瀏陽等地所募集，與其他湘軍多募自一郡一縣者不悶。全軍先在長抄誠內校揚 緝組成軍，後移裁南金盆嶺置堂訓練;所有營中一切規章及訓練事宜，均由左宗棠一手間主持，每天出誠親自督練，量夜少暇， 計自成單十年六月成軍後，只經過一個多月的訓線，部於同年八月八日，由左氏率之東行，取道鹽酸，經江西南昌，於九月十五 日運駐翰北的樂平，是月廿日揖遠景德鎮，參加作戰，與適自競南宿松移駐祁門的賣國藩總部遙相呼醋，而當時會軍直轄的總兵 力也不過一萬一千人左右(註八五)。
這支五千人兵力的「楚軍」，即是此後左宗棠自統一軍獨立作戰的最重要的憑藉。所有他此後鸝定斬、闕，結束太平軍殲部
於粵東嘉廳州的一毆軍政劫業，皆可說是奠基於此，與他過去雖握大梅爾賈係附庸他人的幕賓地位，是絕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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